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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角度浅析《罗摩功行之湖》

—兼与《罗摩衍那》对比
姜 蕾

摘 要：史诗《罗摩衍那》的众多改写本中，印度中世纪诗人杜

勒西达斯的长篇叙事诗《罗摩功行之湖》在印度广大的北部中部印地

语地区流传广泛，其影响力甚至超过《罗摩衍那》。长诗在情节内容和

主旨思想上的改动反映了创作者本人的诉求，同时又保留了民间文学

与口头传统的特质。本文试图从民间文学的角度，通过与《罗摩衍那》

对比，探究《罗摩功行之湖》中的作家文学改写和其所保留的口头传

统特质。

关键词：《罗摩功行之湖》 《罗摩衍那》 民间文学 口头传统

根据梵语史诗《罗摩衍那》改写而成的众多罗摩故事文本中，印

度中世纪诗人杜勒西达斯的长篇叙事诗《罗摩功行之湖》（又译《罗摩

功行录》）在印度广大的北部中部印地语地区广为传颂，其影响之大、

流传之广甚至超过了《罗摩衍那》。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二：一

方面，这与二者创作时代及所使用语言的群众基础有关。《罗摩衍那》

以梵语创作，而《罗摩功行之湖》以北印度东部的通俗语言写成，二

者之间的时代间隔一千多年之久，这就使得二者的流传范围和接收人

群大不相同；另一方面，相较于《罗摩衍那》，《罗摩功行之湖》的情

节内容有较多增删改动，所传达的主旨思想也有不同，在特殊的时代

背景下，为了应对社会乱象，杜勒西达斯在创作中有意识地进一步美

化、神化罗摩及其妻子、兄弟等人的形象，以此塑造完满家庭和理想

社会的范本，使得这一长诗相较于其他罗摩故事更为人民所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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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罗摩功行之湖》是诗人杜勒西达斯创作的长篇叙事诗，故

事情节的安排、人物形象及诗篇语言的处理上均传达了诗人自身的情

感及思想诉求，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间口传文学。尽管如此，《罗

摩功行之湖》中仍然保留了较多的口头传统和民间文学特质，在分

析《罗摩衍那》和《罗摩功行之湖》时，不能完全以一般意义上的

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生硬概括两者区别。它们在创作和传播过程中

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口头传统与书面传统、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

特征。

本文试图从民间文学的角度切入，分析《罗摩功行之湖》与《罗

摩衍那》的差异，同时探究《罗摩功行之湖》中保留的口头传统与民

间文学特质。

一、创作内容：作者的创作诉求与民间文学土壤

《罗摩衍那》成书时间早且跨度长，除了主干部分即第二到六篇之

外，第一篇与第七篇则为后人掺入。全书主干部分文体基本统一，且

人物性格、情感倾向等一致，在经过了民间文学文本创作、传播和加

工再创作的过程后，现存精校史诗保留了相当的民间文学特征，也反

映了民族集体的意志和审美需求。相比较而言，《罗摩功行之湖》则是

由杜勒西达斯在借鉴《罗摩衍那》和《神灵罗摩衍那》等罗摩故事的

基础上创作而成的。从创作者角度而言，《罗摩功行之湖》与《罗摩衍

那》相比存在的情节上的差异，大部分是出于作者本人的思想倾向和

创作意图所做出的自然增补删改；同时，《功行之湖》也从民间文学的

土壤中吸收养料，其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和情节叙述也与民间文学和口

头叙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人物与情节的改动

作为诗人和宗教改革家，杜勒西达斯身上鲜明地表现出文学与宗

教的高度结合。这种结合不同于《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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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印度的史诗时代将早期的信仰和文学进行结合，而是基于已有的社

会与宗教文化发展、面对社会现实和需求做出的主动选择。作为印度

中世纪最为著名的虔诚派诗人之一和最有影响的罗摩派诗人的代表，

杜勒西达斯所处的时代由于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的冲击和社会的变化，

印度教信仰遭到破坏，社会秩序混乱。面对这些困境，杜勒西达斯根

据本人已有的宗教和文化知识，主动地借助长篇叙事诗的创作，提供

了一个完满的、理想的社会范本。在这个范本中，个人生活和社会秩

序都得到了极大地规范，以此鼓励人们在坚定对罗摩信仰的同时摆脱

苦难、走向幸福。这一点表现在《罗摩功行之湖》中，就是对完满的

罗摩形象的塑造。与此相关的，与他产生密切联系的悉多、罗什曼

（《罗摩衍那》中为“罗什曼那”）等人的性格以及情节内容的安排都与

《罗摩衍那》不同。

在人物性格的塑造方面，为了宣传其宗教主张，《罗摩功行之湖》

在人物设置上有意识地偏好完美的人格或者完美的出身。罗摩自不必

说，《罗摩衍那》中，抛开后人补充的第一篇和第七篇不言（直接将罗

摩指为毗湿奴的化身），主干部分的罗摩相对而言更多地属于史诗层面

的“英雄”而非宗教意义上的神灵；而在《罗摩功行之湖》中，借助

突然出现的蚁垤仙人之口，对罗摩、悉多和罗什曼三人进行了宗教意

味上的阐释：

啊！罗摩，您就是最伟大的天神，

把捍卫《吠陀》当做自己的责任。

悉多是幻，听从您的命令，生出了世界，

用自己的力量保卫它，最后把它毁灭。

罗什曼是有一千个头的舍释，

他是万蛇之主，头上顶着大地。a

a　〔印〕杜勒西达斯：《罗摩功行之湖》，金鼎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年，第 310 页。后引本

书在引文后径标“《罗摩功行之湖》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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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在宗教层面进行了定性—三人不仅获得了远超一般史诗

英雄的、具备宗教意味的地位，且三人之间的联系比史诗中更加紧

密。虽然《罗摩衍那》中也有超经验的成分，例如罗摩四兄弟的降

生是因为马祭之后获得了赐下的牛奶粥，以证明罗摩四兄弟是天神

降生，但以三位王后食用牛奶粥的数量表明罗摩是毗湿奴二分之一

的化身，而其他几位兄弟分别是化身的四分之一和八分之一，其中

罗什曼那作为设睹卢祇那的同胞兄弟，只不过分得了八分之一的神

力，尚且不如分得四分之一的婆罗多。而在《罗摩功行之湖》中，

这样的人物出身背景安排将罗什曼那的能力和地位提升至婆罗多

之上。

此外，对“悉多诞生”的处理也有不同。《罗摩衍那》明确指出，

悉多是在犁地的时候从地里翻出来，生于锄沟，故而名为“悉多”；而

在《罗摩功行之湖》中，这一情节被删除，悉多从一开始就是以公主

的身份自然降生在王庭中，她在宗教层面的身份则是“最高的神灵罗

摩的追随者”，是服从罗摩命令而生世界的“幻”。

在人物性格的安排上，也与《罗摩衍那》大有不同。首先，对已

经被确立为“万蛇之主”舍释化身的罗什曼的人物塑造，就比《罗摩

衍那》中的罗什曼那显得温柔谦逊了许多。相比于史诗，《罗摩功行之

湖》中的罗什曼那对罗摩表现出了远超于原作的追随精神导师一样的

谦恭，例如在罗摩遭到陷害流放森林之前，罗什曼“心中焦急，说不

出话”，“他摸着罗摩的脚，说道：‘您是主人，我是奴仆，您如果把我

留下来，我以后听从谁的吩咐？’”（《罗摩功行之湖》第280 页）并不

停地阐述自己如果脱离了罗摩的教导指引会多么软弱无力、迷茫无措。

而在《罗摩衍那》中，罗什曼那自请追随罗摩的言辞只是表明他敬爱

兄长，愿意陪伴正直的兄嫂受苦受难：

他双手合十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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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当前驱保卫哥哥。（2.28.1）a

罗什曼那提出自己可以在苦行过程中忍受苦难，为兄长开辟森林

中的道路，保证兄嫂的安乐。此外，在罗摩遭遇陷害之初，史诗中的

罗什曼那性格暴烈，充满了英雄气概；他自豪地展示自己的勇力，鲜

明地表达了自己对玩弄权术的卑鄙小人吉迦伊之流的痛恨，甚至连亲

生父亲十车王都一起对抗：“谁要是同婆罗多一党，谁要是希望他幸

福，我就要统统都杀光，心慈手软一定要克服。（2.18.11）……我要施

展威力祛除痛苦，有如初升太阳驱除黑暗。皇后请看一看我的威风，

也请罗摩把我的威风来看。（2.18.15）”（《罗摩衍那》第 121 页）“今天

就连那四大天王，都无法破坏罗摩灌顶，何况是我们那个父亲，整个

三个世界都不行。（2.20.16）……我要把父亲的希望打碎，也要打碎她

的希望。……（2.20.18）”（《罗摩衍那》第 136 页）“可能是我敌人的人，

我可就非常不欢喜。（2.20.26）”（《罗摩衍那》第138 页）同样，在

《森林篇》中，罗摩进入森林后，得知消息的婆罗多十分后悔，前来追

赶罗摩。在两部作品中，罗什曼那都误以为婆罗多要对罗摩不利。不

同的是，《罗摩衍那》中，罗什曼那的愤怒在于认为婆罗多是导致罗摩

失去王国的罪魁祸首，一怒之下不仅准备杀死婆罗多，还表示要杀了

后者的母亲吉迦伊：“杀死婆罗多，我看不出有什么罪过。杀死首先害

人的人，那不算是触犯达摩。（2.90.19）……我还要杀掉吉迦伊，连同

他的随从和亲属；（2.90.21）”（《罗摩衍那》第547—548 页）而在《罗

摩功行之湖》中，罗什曼那的愤怒并不在于王位争夺，而是从“法”

的角度，以为婆罗多已经继承王位，丧失了对正法的遵从而要对罗摩

斩尽杀绝，故而想要击败婆罗多及其大军；他的出发点在于捍卫正法

而非复仇，更从未想过要杀死婆罗多的母亲。除此之外，《罗摩功行之

湖》中其他罗摩阵营中正面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变得更加温和且道德

a　《季羡林文集》第十八卷《罗摩衍那》（二），〔印度〕蚁垤仙人著，季羡林译，深圳：江西教育

出版社，1995 年，第 180 页。后引本书径标“《罗摩衍那》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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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满。例如猴王兄弟的争端这一环节，在《罗摩衍那》中，波林和妙

项的争斗中，除了王位争夺之后，还互相有霸占对方妻子的情节，妙

项战胜哥哥夺得王位之后霸占了寡嫂。而在《罗摩功行之湖》中，妙

项霸占寡嫂的这一情节就被删除了。总而言之，为了塑造一个完满的

理想生活及个人修养的范本，《罗摩功行之湖》中所有追随并虔诚信奉

罗摩的人都相当程度地实现了道德完满。

除了追随者的性格变得温柔、守法、虔诚信仰罗摩之外，对于中

心人物罗摩的塑造，《罗摩功行之湖》也完全不同。相对而言，《罗摩

衍那》中的罗摩更像是一个半神的英雄角色，传统的民间文学尤其是

史诗背景下，史诗英雄的成长经历中遭到坏人陷害、离开家庭去森林、

重要的宝物或人（悉多）被夺走、战胜恶魔获得胜利的主要环节必不

可缺，而英雄也有人性中复杂脆弱甚至无力的一面，如罗摩会遭遇困

厄，会因中了罗波那的圈套而痛失悉多，会在战争中陷入困顿迟迟无

法取胜，会在弟弟罗什曼那在战场上受伤后忧愁困扰连连悲叹，也会

被谗言所困扰而对悉多恶语相向甚至抛弃。而在《罗摩功行之湖》中，

罗摩则被塑造为全知全能的神，史诗中上述“英雄遭遇困顿”的情节

要么不存在，要么早在罗摩计划之中：罗摩遁入森林完全出于自己的

安排。至于“失去悉多”这一情节也并不曾真正存在，不过是他与悉

多的一出把戏：

当罗什曼到森林里区采集树根和野果，

仁慈与幸福的海洋罗摩笑着对悉多说：

‘啊！悉多，我要演出一场精彩的把戏，

在消灭罗波那以前，请你藏在火里！’

悉多听从丈夫的话，将真身遁入火里，

而把影子留在外边，跟罗摩待在一起。

这影子的举动与真身毫无差异，连罗什曼也看不出其中的秘

密。（《罗摩功行之湖》第439页）



未命名-1   1 2016/6/23   14:28:43

293民间文学角度浅析《罗摩功行之湖》

因此，《罗摩衍那》中战争胜利后，悉多因罗摩的猜疑而投火自证

清白这一情节（“罗摩为了能见到隐入火中的真正悉多，说了一些刺耳

的话，使在场的人十分难过”）在《罗摩功行之湖》中也变为了二人成

竹在胸的安排：在悉多从容地走入火中后，“她的影子和世人加在她名

声上的污垢，都一齐在这熊熊的烈火之中化为乌有”。（《罗摩功行之

湖》第 614 页）因而悉多恢复真身之后一直在王城内生活，并在王宫

内生下两个儿子。这与《罗摩衍那》中罗摩因流言猜疑再度抛弃妻子

这一结局又大不相同。

（二）对口头传统的借用

在情节详略的安排上，除了诗人杜勒西达斯为了传达思想倾向而

做出的有意安排之外，内容的删改也与作家文学本身的特质有关。相

比于《罗摩衍那》，《罗摩功行之湖》不仅是篇幅整体减少，叙述重点

从曲折的故事情节向念诵、信奉罗摩转变，还在于一些重复的情节和

语言的大量删减。这一点从创作个体而言，是一种有意的改换；但本

质上讲，这体现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口头传统与书面创作的差异。

尽管《罗摩衍那》在印度被称为最初的诗，但它的创作、演唱和流传，

体现了鲜明的民间文学和口头传统的特质。由于口头文学的特点，使

得在记忆与传唱过程中，需要有固定的“套语”来帮助记忆，这就使

得史诗中可见多处重复使用的意象、譬喻甚至大段的话语；也由于史

诗的传播和应用过程在于演唱史诗以表达对神灵的敬奉、唤起民族认

同，这种神圣庄严的叙事中，重章复沓和反复吟唱变得常见。例如

《罗摩衍那》中哈奴曼去营救悉多的时候，从准备起跳去楞伽岛到正

式动身足足用了数章进行铺陈，仅就众猴眺望楞伽岛争论谁更有勇力

就重复了不少，群猴们用几乎完全一致的句式，纷纷说自己可以跳过

“二十由旬”“三十由旬”并一直重复到了“九十由旬”。而在《罗摩功

行之湖》中就没有这么复杂。这一方面固然是诗人有意删繁就简，另

一方面，也在于诗人创作的长篇叙事诗脱离了史诗所处时代和环境，

无所谓史诗演唱艺人在传唱过程中的自由插入创作；因而尽管长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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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目的也是令人民群众在口颂罗摩功行中坚定信仰，却因口头传统

和书面文学二者在创造、传播等方面的诉求不同而产生了明显差异。

在差异之外，《罗摩功行之湖》中也有与史诗中的套语和重章复沓

相似的语句。这些语句虽然并非民间艺人在演唱和传播过程中为了巩

固记忆和演唱时间而自然选择的套语，而是经过选择加工，为了密集

整齐地传播思想和加强受众印象而做的选择，但仍然延续了口传文学

传播中的“技巧”，即通过反复排比、层层叠加、一唱三叹式的固定句

式重复，加深受众的记忆，从而使传播更有效。例如在本书后半部分，

讲到了罗摩继承王位后带来的种种美好时，诗人指出：“敬奉罗摩吧！

他给受苦受难者以荫庇。敬奉罗摩吧！他仪表端庄，光彩照人。……”

（《罗摩功行之湖》第53—54 页）一连用了14 个“敬奉罗摩吧！”为开

头的句子，这一组重章复沓式的吟诵，使得受众在反复吟诵罗摩名号

中巩固记忆。

《罗摩功行之湖》中的一些修辞语句也来自史诗。这些绝妙的譬喻

扎根民间文学土壤，在口口相传中融入集体审美，成为约定俗成的常

用譬喻。例如在第六篇描述罗摩一方与罗刹大军战斗时，将遍体鳞伤

的战士们形容为盛开鲜花的大树（“战士们刀来剑往，一个个遍体鳞

伤，正好象开满了鲜花的塔克树一样”［《罗摩功行之湖》第 565 页］）；

又譬如将战场上流淌的鲜血比作河流，将战斗中的车马人象等比作长

河中的各类生物或河水卷起的浪花、泡沫。

身上的鲜血如泉水一般往外流出，

这鲜血汇成红色的大河，向前流去。

罗刹和猴子军都站在两边的岸上，

战车的轮子如旋涡，战斗好比波浪。

数不清的象、马、驴和各种坐骑，如河中鱼虾，

箭、枪和矛好象毒蛇，盾如乌龟，弯弓似浪花。

勇士们如岸边的小树，一排一排地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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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出白色的脑浆，象河面上漂浮的泡沫。（《罗摩功行之湖》

第593页）

这些在《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战斗篇章中都十分常见。

此外，史诗中原有的一些带有前因后果的表述，在《罗摩功行之

湖》中可能其产生的原因情节已被删除或改动，但这些表述仍然保留

了下来。例如《罗摩衍那》中，悉多生于大地，故有“大地之女”的

称谓；但在《罗摩功行之湖》中，悉多则生来就是遮那竭的公主。尽

管杜勒西达斯对悉多的出身进行了改动，但罗摩故事的口头传统中一

些已经固定下来的词汇却仍然保留在《罗摩功行之湖》里，长诗中仍

然多次称悉多为“大地之女”，如“大地之女镇静下来”（《罗摩功行之

湖》第 276 页）。

二、创作结构：多重叙事者与口头传统特征

《罗摩功行之湖》是基于明确目的而由个体完全创作的介于宗教诗

篇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叙事长诗，但其产生土壤和创作诉求使得它从诞

生之初就带有鲜明的民间文学的色彩。除此之外，《罗摩功行之湖》的

结构上也表现出了民间文学，尤其是印度本土民间故事的特质—故

事的结构通过不同的讲述者套故事，具有连环穿插框架的相似色彩，

而讲述者的反复出现和插入评论更是仿佛瞬间将故事的讲述者和受众

共同拉入一个现实的、面对面的口头讲述环境。就这一点而言甚至其

民间文学色彩更胜于《罗摩衍那》。

杜勒西达斯创作这一长篇叙事诗，所汲取的营养和生长的土壤是

多方面的。其创作不仅是虔诚运动的需求，也深受印度本土文化传统

的影响；不仅是罗摩故事，还有印度传统的民间故事。整部长诗的故

事结构基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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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杜勒西达斯记录

                  ↓

② 湿婆对雪山神女乌玛讲述乌鸦对大鹏讲故事

                  ↓

③ 乌鸦对大鹏讲述

                  ↓

④ 罗摩故事

在环节②与③之间，湿婆直接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与毗湿奴的接触

和对罗摩的敬奉。其中还穿插了其他人讲述故事的语言，湿婆和雪山

神女的婚礼更是作为一段插话呈现。这一结构不难让我们想起从《五

卷书》到《鹦鹉故事》以及《故事海》等印度民间故事文本所具有的

这一结构样式，尽管《罗摩功行之湖》作为一部目的明确且情节简单

的叙事诗而言，并不能十分完整地呈现《五卷书》中那种精妙的“大

故事套小故事”的连环穿插式故事结构，但这种多个故事嵌套、多层

讲述者频频在最内层的主干故事讲述时出现的结构特征却表现出鲜明

的民间文学特征。

多层故事的叠套带来了多个层级上不同讲述者的叠加。在民间文

学中—由于其产生与传播的环节和与口头传统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文本不同于近现代作家个人世界表述的

产物，其背后总是有一个隐约存在的“讲故事的场所”，而这多数是通

过故事讲述者在文本中突然的出现、发声而实现的。有的时候是穿插

一句评论，为了在道德或宗教层面进行说理，有时则单纯是为了拉近

现实距离，提高故事接受者的“参与感”。例如，《格林童话》a中，在

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结束后，讲故事的人可能会跳出来说：“他现在还

在摆渡吧？还用说？”（《有三根金头发的鬼》）或者：“谁要是不相信

a　〔德〕格林兄弟：《格林童话》，魏以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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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他得付一块钱。”（《聪明的小裁缝》）又或者：“在他们举行

婚礼的时候，我穿了一双玻璃鞋去参加，撞着一块石头，哗啦一声就

打碎了。”（《矮子土地》）

在故事的讲述中，《格林童话》等童话或民间故事中所常用的通过

讲述者突然亲口强调自己就在故事现场，以拉近讲述者、听众和故事

三者的距离，在《罗摩功行之湖》中也有类似的例子：

说到此，湿婆对乌玛说：“你很虔诚，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秘密的事情。

我和乌鸦在人群中看热闹，化变成凡人，

人们沉浸在欢乐中，谁也认不出我们。”

又及第六篇战斗场景中：

双方勇士喊着自己主将的名字，鏖战正酣，

梵天诸神和牟尼们坐在车上，在一旁观战。

（湿婆在此插话道：“啊！亲爱的雪山神女，

我当时也在场，观看罗摩的英勇威武！”）（《罗摩功行之湖》

第587页）

讲述者露面时除了上述拉近讲述场景与故事本身的情况之外，也承担

着点评人物行为、进行道德说教等作用。由于上文所讲，故事带有

连环穿插的嵌套色彩，所以在主线故事情节即罗摩故事中穿插跳出

的“讲述者”不仅是诗人杜勒西达斯，还有其他参与了故事嵌套的

讲述者—讲故事的湿婆、提问题的雪山神女以及讲故事的乌鸦等。

例如提到吉迦伊王后受到驼背女奴唆使时：

杜勒西达斯说道：“王后，你应该仔细思量，……”（《罗摩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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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湖》第268页）

谈及罗摩和罗什曼两兄弟：

（这一对风度翩翩的兄弟无法用言语形容，因为杜勒西达斯太

鲁钝，而他们美妙无穷。）（《罗摩功行之湖》第304页）

萨薄里由于虔诚地信奉罗摩而灵魂升入天国，得到永久解脱：

（杜勒西达斯在此插话：“世上有各种不幸，想要消除所有的

不幸，唯有对罗摩虔诚。”）（《罗摩功行之湖》第450页）

罗波那的妹妹舒班迦见到两位王子“顿起淫心”：

乌鸦插话道：“啊！大鹏，你看这些淫荡的女人，当她们见到

漂亮的男人时，就会顿起淫心。不管这男人是她们的父亲、兄弟

还是儿子，她们的淫心如苏甘德见到太阳，无法制止。”）（《罗摩

功行之湖》第431页）

而在讲述的时候也用插入讲故事者的评论来交代、补充故事情节。例

如“悉多”被劫持，就借助湿婆的讲述说明这是罗摩与悉多的计谋，

被罗波那劫走的并非真正的悉多：

（湿婆神说到此处，笑了笑，对雪山神女说道：

“啊！乌玛，你看，罗摩把事情安排得多么巧妙！

当罗什曼到森林里区采集树根和野果，

仁慈与幸福的海洋罗摩笑着对悉多说：

‘啊！悉多，我要演出一场精彩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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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灭罗波那以前，请你藏在火里！’

悉多听从丈夫的话，将真身遁入火里，

而把影子留在外边，跟罗摩待在一起。

这影子的举动与真身毫无差异，连罗什曼也看不出其中的秘

密。”）（《罗摩功行之湖》第439页）

这就为后文悉多为何仍然踏入火中这一情节做了铺垫：是为了烧毁影

子而与真正的悉多合二为一。

多层叙述者在《罗摩功行之湖》中的出现，并不是各自独立的。

乌鸦与大鹏、湿婆与雪山神女、诗人杜勒西达斯这三组叙事者散落在

长诗的各个角落，相近情节或同一情节中可能出现多个讲述者。例

如，在《罗摩功行之湖》第五篇后半部分，在讲述战前双方的准备

时，第二层级的讲述者湿婆和第三层级的讲述者乌鸦在相邻的篇幅中

先后出现：罗波那的暗探婉言劝谏，被罗波那驱逐。

（湿婆说：“啊！乌玛，他本是一位有知识的牟尼，

由于阿竭多的诅咒，才变成罗刹，来到这里。”……）（《罗摩

功行之湖》第520页）

暗探投奔罗摩之后，罗摩向大海祈求三日不得，决心用带火之箭把大

海烧干。海神畏惧，前来求饶。

（乌鸦插话道：“啊！我告诉你吧，亲爱的大鹏鸟，

香蕉树不能只浇水，用刀砍才会结出香蕉。”……）（《罗摩功

行之湖》第521页）

这种插入式的“讲述者”评论，使得长诗在叙述上丰富多变，引人入

胜。一层套一层的讲述者使得遥远的罗摩故事仿佛切实可感受地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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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来到受众身边，反复露面的讲述者不断地将听众引入故事中，又

通过各级故事讲述者的反复提醒，使得听众不断跟随讲述者的引导，

倾听宗教教义、接受道德教化。杜勒西达斯借助这些源自口头传统的

叙述技巧，巧妙地传达了自己“塑造完满人格与理想社会范本”的创

作诉求。

结  语

《罗摩功行之湖》扎根印度本土丰富的民间文学作品土壤中，同时

表现出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口头传统与书面文化相结合的特质。文

学作品的诞生具备丰富的多种可能。了解其各自所表现出的民间文学

特质，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到在印度传统的本土文化背景下，丰富的口

头传统及其作品对印度文学的滋养产生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口头传统、

民间文学与书面文学、作家文学创作共同汇聚在这部长篇叙事诗中，

赋予了这一伟大作品独特的魅力。


